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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乡土内蒙古的现实主义叙事新时代乡土内蒙古的现实主义叙事
□□刘绪才刘绪才

在从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道

路上，中国内陆地区所发生的多个社会层面上

旧传统与新观念的摩擦、碰撞、消解乃至融合

是已被当代文学史确证了的重要创作题材。

但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内蒙古，新世纪以来

区域经济转型、民族文化发展、新型民族关系

建构、生态文明的建设等系列重大问题的现实

主义叙事还有待文学艺术工作者进一步关

注。事实上，作家将社会发展的现实与经验置

换成文学形象，不仅仅是文学创作的需要，更

是留置历史的一种方式。文艺工作者蘸染着

民族历史与现实的底色，书写新时代的乡土内

蒙古，发掘、展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

变化、转型，继而探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

与人之间的生存经验、伦理变化、价值重构等

问题，构成了新时代乡土内蒙古现实主义叙事

的重要内容。在这样的书写路向上，李廷舫的

《河套母亲》、王玉水的《山里有棵大树》、张凯

的《大风》、肖睿的《生生不息》值得关注。

现实主义的重要任务就是描摹现实，对现

实的呈现是现实主义的重要内容。新时代现

实主义的文学创作应该真实地为时代画像，承

担部分民族志的任务。这样的创作既关涉作

家的现实主义创作经验，又是对其历史观的挑

战。李廷舫的《河套母亲》、王玉水的《山里有

棵大树》是传统的现实主义风格的文学创作，

二者在展现地方性知识、言说地方历史、塑造

时代人物群像、展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等方

面有一定的特色。前者以20世纪30年代至

80年代内蒙古河套大地发生的系列重要事件，

如走西口、傅作义抗战、地下党活动等为主线，

围绕河套平原石三圪旦这一户农家在历史风

云中的生存遭际，塑造了白三女、郝雨润、宋鲜

鲜等勤劳、坚韧的河套女性形象，既细腻地呈

现了河套平原的风土人情，又深刻表现了河套

女性伟大而朴素的坚韧品格。后者则以近乎

传奇的讲述为读者塑造了张槐树这一个并不

是大英雄的“英雄”形象。这两部作品共同的

特点都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结合地方性知

识的表现，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依据生活

和事件的真实较好地刻画人物形象，既不拔高

也不溢美，体现了依据生活真实塑造文学典型

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当然，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任务并不是简

单地描摹现实、呈现现实，还应该追问现实的

真实性，与现实对话，深层次地探寻现实，体现

历史的结构与发展规律。

张凯的《大风》以内蒙古鄂尔多斯“康巴

什”为背景，围绕着一个小村子里“土地与农

民”的故事展现了近几十年农村在城市化过

程中出现的系列问题。作者说“如今很多失

地农民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夹缝中讨生活，

他们的生存现状和未来走向，引人关注，令人

忧思”。题目“大风”的含义是多向度的，既可

是自然症候，又能指社会症候，当然还可能含

有其他的理解。作者围绕着土地（还可理解

为财富）与农民的存在关系设置了三个层面

的文本内容，一是经济伦理层面，一是生态伦

理层面，一是社会伦理层面。随着三个层面

的文本内容层递进行，张凯尝试着对上面的

问题进行回答。

作家处理题材很巧妙，让牛蛋这一人物

成为叙事者，采用儿童视角，很好地纯化了意

义混沌的诸多情节，保障了故事的线性发展，

明确了叙事态度。但是，在保障意义的表达

边界的同时，相应地偏置了对题材的其他深

层次意义的探究。有评论家关注到了小说对

这一社会过程中人心、人性沉浮的表达，但这

仅仅是围绕着土地与农民关系衍生出来的第

三层面的意义，作者借对题材组合增值后乡村

伦理意义的过度关注，回避了对第一层面即经

济伦理层面出现的现实性问题的回应，如对一

些特定情节——禁牧时农民把羊染成绿色、

“响大麻炮”甚至“燃放烟火”等——的戏剧化

处理并没有真正触及事件的焦点。当一部作

品戏剧化处理现实时，文本主题的现实意义肯

定会大打折扣。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将牛蛋的

爷爷这一角色作为社会转型中的价值判断的

“定盘星”、“度量衡”，无论这位老者多么睿

智，甚或传奇，都不能遮蔽作者对现实评判体

系的无视。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社会转

型的过程中往往是以土地被剥离使用权的传

统农民的出局为代价，无论是禁牧、城镇化还

是乍富的农民放贷，真正损失的还是这个庞

大的群体。回避对这一现实性问题的回答，

不得不说是这部优秀作品的遗憾。事实上，

这也是当下中国乡土题材文学创作中普遍存

在的问题。

肖睿的《生生不息》则是依托“治沙”题材

来叙述人的生存选择、探询人的生存价值的作

品。土地荒漠化被称为“地球癌症”，在治理这

一地球病症的过程中，人与自然的斗争被放

大，在缔造与恢复地球生态文明的历程中，治

沙过程体现人类的坚守、坚忍和面对自然困苦

的不屈服等品性具备了史诗性的文学书写价

值。作品《生生不息》并没有讲述治沙的正面

战场，而是如封面所言讲述“三代蒙古女人和

一座沙漠的悲情史诗”、是“一部关于信仰、坚

守和爱的沙漠奇书”。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表

达的重心并不在单纯的治沙这一意义层面，而

是在文本延伸的意义上将沙漠虚化为一种人

类的生存环境，重点讲述在这个生存环境里发

生的关乎人性、关乎生存的故事。

肖睿让蒙古族女性阿茹娜成为故事的中

心，通过阿茹娜串联起蒙古族汉子巴根，以及

这一对夫妻的子子孙孙。作者并未赋予阿茹

娜与巴根的治沙行为一种先验的高尚与伟大，

他们治沙的动因仅仅是因为不想让自己的子

孙后代生活在这样一个黄沙漫天的恶劣环境

中。简单、纯粹的治沙动机让后面发生的故事

充满了多种可能。作品用跳跃的叙事视角打

破了线性叙事的限制，将历史的风云嫁接在人

物故事中，让这个家族的四代人成为了历史发

展的参与者与见证人。作者在保证故事完整

性与传奇性的基础上，依靠叙事视点的转换，

让时空交错、场景移位、情节混杂而又互补，整

体叙事风貌因此像一幅主题鲜明但色彩混杂

的油画。作者在尊重现实生活的故事发展逻

辑的同时，通过刻意的情节编排，让笔下的故

事细节与氛围无视文本的空间限制，遥相呼

应，将现实生活的逻辑关系与文本空间组合中

的逻辑关系混搭，使得故事拼接别有特色。尊

重现实生活的内在逻辑，又充分调动艺术加工

的非线性空间拼接的技巧，这充分显示了现实

主义的包容力。从艺术性的角度而言，讲述乡

土故事不正需要将传统的现实主义叙事风度

与现代叙事风范融合吗？

在新时代乡土内蒙古的现实主义叙事中，

我认为作家应该站在时代的高度，重点表现各

时段内蒙古人民在各个领域内的生活状况，要

具有正确的历史观与现实判断，将国家、民族

的发展意志与个体的现实体认结合，努力展现

现实主义的广度。同时，还要努力发掘题材深

层的现实主义价值，直面现实，探寻现实的深

层真实，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

艺术上，要将现实主义的叙事风度与现代主义

的技巧结合，真正激活新时代乡土内蒙古的现

实主义叙事价值。

我一直比较关注内蒙古的散文

创作。我以为，内蒙古的散文，已经

形成了一支在国内有影响并且有自

己特色的创作群体。尤其是近几年

以来，散文创作稳步提升，人才辈

出，已经成为内蒙古文学格局中的

一个亮点，相继涌现了艾平、杨瑛

（蒙古族）、苏莉（达斡尔族）、安宁、

韩伟林（蒙古族）、照日格图（蒙古

族）、陈萨日娜（蒙古族）等一批风格

各异、特色鲜明，并在国内散文界产

生影响的散文作家。诗人出身的艾

平，她的散文诗意饱满、情感浓郁、

水乳交融，尤其是对故乡呼伦贝尔

的细致入微的考察和描绘，对蒙古

族当下与历史的感知，真切而让人

心动。杨瑛的散文富有文化品位，作

品《河流》《春光里的老人》《繁华，不

过是一掬细沙》，对故乡风土与文化

的思考，给人新意和感动。苏莉的散

文更多依托自己身边的生活，《万物

的样子》从中能发现哲理和情趣，让

人思考庸常日子的存在意义。安宁

的散文具有批判意识，如《乡村女人素描》《在我们的村

庄里》《走亲戚》，她对故土对世俗生活的敏感与反省都

有鲜明的当代性。照日格图与陈萨日娜是为数不多的

用母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写作的散文作家。她们对草原

生活场景的真实而又细腻的描摹和充满忧伤的回忆，

《怀念一垛草》对民族传统的珍视和对亲情的怀恋，《阿

爸和他的四胡》让我印象深刻，也深深地感染了我。还

有一位89后网名叫心柔的散文作者，她的文字有网络

文学的特征，朴素而清新，《岁月很长，不必慌张》直指

青春与成长，受到年轻网络读者的喜爱。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索龙嘎”文学奖入围和获

奖的几篇散文也都各有特色，而最让我欣喜的是韩伟

林的《口子上》，我将它称之为文化散文或历史散文。一

般来说，这类散文很容易陷入或局限于史籍的枯燥引用

或繁琐考证，而韩伟林的创作是建立在实地考察的基础

上。他往往以某个历史场景、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为

依托和视点，将地理、人文、历史与现实的变迁进行观

照和对应，并融入自己的独立思考与情感，给遥远尘封

的历史以温度。所以，读韩伟林的散文既是一种怀古，也

是一种与历史和人文的心灵对话。《口子上》是以位于今

天的内蒙古与山西交界，也是曾经的北元和明朝的分界

点的小村庄——口子上为起点，揭开了这片土地上发生

的600多年前的往事，以及元末明初以来各个民族的交

融和相互之间的影响。作者非常善于挖掘并再现历史细

部，以文学家的笔触深入历史人物的内心，让我们更真

切地体会和设想历史的某些矛盾和必然，感受人物在

历史进程中的位置和作用。比如他的《寻找准格尔》，还

有《汗的号令》等等，都给人历史之外的另一种解读。

高云峰的散文《为苦难而生的母亲》是一篇饱含深

情的作品。散文写作中怀念母亲的文字很多，但是能把

母亲的形象写得如此生动饱满，并不多见。散文重点写

了母亲在绝境中的坚强和隐忍，在家庭破碎后独自肩

负起养家育子的责任，尤其是展现了母亲身上的中国

传统美德，善良和大爱之心。散文可以说写足了母亲面

对绝境的坚韧和勇敢，在儿子的心目中，母亲既是母

亲，更是女人，她有坚强的令人敬佩敬重的一面，也有

柔弱的让人心酸心碎的时刻，这或许才是一个真实完

整的也是我们所说的伟大母亲形象。

李亚强的散文《夜晚》写的是当代都市年轻人的生

存状态。他们游走、迁徙、奔波、漂浮，找寻并试图确认自

己的身份和位置，对未来既抱有希望，又常常不知所措。

这便是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和小人物的处境，就如同

标题“夜晚”所隐喻和指涉的那样，作品准确地把握了年

轻人的心态，他们的困惑，他们的摸索，他们的艰辛，还

有他们对未来的迷茫和希望。

还有几位作家的散文虽然没能获奖，但都各有特

点，其中有王鹏瑞的《读白石老人画鼠想到的》，安宁的

《走亲戚》，易玥的《有一种爱情，叫相濡以沫》，苏华的

《圈子的魔力》，刘泷的《那头毛色黧黑的羸牛》等。《读

白石老人画鼠想到的》从齐白石画鼠谈起，联想到鲁迅

先生对鼠的偏爱，由此从对鼠的厌恶转化为对鼠的好

感，并引发了一系列的思考。作者通过自己的生活经历

与艺术经验、阅读经验的转换和升华，阐释了文学和艺

术对生活、对人性的影响和超越。安宁的《走亲戚》是一

篇有影响力的散文，作品写得很尖锐，直指乡村亲情和

伦理的虚伪，从这一点上来说，作者非常有勇气，也有

自己的思考。但是我从作者的叙述当中每每感觉到的

却是尖酸和刻薄，甚至傲慢。我们知道，乡村是中国传

统伦理的最后之地，现代性与商业化对它的改变是摧

毁性的，在这一点上作者并没有更深入的挖掘，因而总

显得作者的文字与观点的无力和空洞。所以，我更喜欢

她的《风》《外乡人》《野草》等这些带有悲悯和情怀的作

品。相较《走亲戚》，易玥的《有一种爱情，叫相濡以沫》

则是一篇有温度的作品。作者写父母之间永不疏离的

爱和体贴，非常细腻、有趣和感人，它让我们相信人世

间还是存在岁月无法磨灭的永不褪色的夫妻之爱。

总体考察这届索龙嘎奖的散文获奖作品，从作者

的年龄上看，囊括了“60后”、“70后”和“80后”三个代

际的作家，这三个年龄段相对来说也是最活跃、最容易

出作品的阶段。作品的题材也相对多样化，既有专注历

史人文的文化散文，也有表达亲情爱情的抒情性散文，

还有思考和表现青年人生存状况的作品。但是我不得

不承认，内蒙古的散文创作还缺少有分量的关注社会

和贴近时代的力作，这也是当下国内散文创作领域普

遍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作为从内蒙古走出来的文学

评论人，我特别希望表现内蒙古草原风情和深刻反映

草原现实的力作出现。我们知道，新疆有刘亮程和李

娟，他们对新疆的描述，对各民族文化和生活的书写，

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成为了新疆标志性的

文学作品，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前文中我提到的

艾平、杨瑛、苏莉、安宁等已经写出了在一定程度上代

表内蒙古散文水准和特色的作品，这都是可喜的现象

和成绩，但我认为，内蒙古的散文创作还有更大的上升

空间，内蒙古这片神奇的大地，丰富的自然和历史人文

景观，多种多样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还有老一辈作家们

积累和留下的创作经验和文学遗产，这些都为内蒙古

文学提供了丰厚的创作资源和新的可能性，对此我既

充满信心，也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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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出于巧合，内蒙古第12届文学创作“索龙嘎”奖报

告文学获奖的两部作品，牛海坤的《额济纳河畔》是写当代

的，李樱桃的《走进最后的驼村》是写历史的。一当代，一历

史，互补、互助、互融，又相互独立，让我们从当代到历史、从

历史到当代，看到一个完整而又不同的人生境遇、社会生活。

牛海坤的《额济纳河畔》，从额济纳河的断流写起，写出

了苏和从工作到退休后的感人事迹。苏和是原内蒙古阿拉善

盟政协主席，2004年从领导岗位上提前退休后，回到家乡额

济纳旗沙化最严重的黑城地区，克服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

坚持植树造林，改善生态。10多年来，苏和植根大漠，在黑城

脚下围封2.3万亩沙地，种植9万多株梭梭，营造了3500亩梭

梭林，形成了一道长16公里、宽500米的绿色屏障，扼住了西

风口，创造了沙漠变绿洲的奇迹。作品历史资料翔实，运用得

当，大量的细节描写，使故事和人物都很饱满。“苏和抬头仰

望，脸沐浴在圣洁的月光里。他把脸贴在神树上闭目聆听，耳

边飘来的诵经声、海螺声，高高低低悦耳的梵唱，牧民们轻轻

的祝祷声，这些声音汇成了响彻天地的乐流。古老的神树曾

摆开天地的道场，让它的5个儿子护法，为从远方回来的先祖

和后来的牧民们祈福。苏和希望它们在这一刻，能为额济纳

祈福，迎来滋养河畔万物的生命之源泉。”这散发着圣洁光芒

的文字，让苏和这个人也散发着光芒。作品从宏大的历史背

景，到具体的生活细节、植树造林，都写得文采斐然、荡气回

肠，塑造的苏和，有血有肉，令人信服，令人感动。作品通过描

写苏和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大漠，让我们看到，在中国改革开

放波澜壮阔的大潮中，祖国的西部儿女为建设美丽中国所做

出的努力、奉献与牺牲。“伫立在额济纳河畔，遥望着沙漠上

日渐丰腴的绿色，正在修缮的古老城池，还有一拨拨不断涌来

的志愿者团队，苏和老人豪情满怀。西部的崛起已经是中国未来的必然。因为有国家

政策的指引与扶持，还有丰富多样的西部资源、奋发的西部精神、独特的西部经验、浓

郁的西部人文以及对现代生活充满向往并为之奋斗的人们。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

展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国必将会迎来一个山川秀美、经济繁荣、社会进步、

民族团结、人民富裕的新西部。”这最后的文字，也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轻轻合上这部厚重的《额济纳河畔》，我不得不说，这个叫牛海坤的小女子，却有着

大胸怀、大气魄、大梦想，她试图打通历史、现实与未来，让我们明白历史为什么是那样

的历史，现实为什么是这样的现实，未来为什么是那样的未来。她用大结构、大历史、大

手笔，浓墨重彩地塑造出了一个全心全意、尽心尽力、不遗余力地为人民服务的领导干

部的感人形象，彰显了一个小女子的家国大情怀、社会大责任、文字大梦想。

李樱桃的《走进最后的驼村》，是她历时两年，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并实地走访

的基础上写成的。呼和浩特作为一座繁华兴盛了300多年的商业城市，离不开驼村、

驼夫、驼道所组成的这一段艰苦卓绝的历史，是上百个驼村和上万个驼夫托举起了

呼和浩特曾经令人瞩目的商业成就。这部作品不仅仅写了一个个令人目不暇接、精

彩纷呈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传递出了呼和浩特厚重的历史文化背景，传达出了呼和

浩特作为万里茶道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驼道、驼村、驼夫也变得越来越珍贵。虽

是写历史，但笔墨细腻、情感深沉、文字优美、趣味横生、图文并茂，仿佛一幅呼和浩

特的“清明上河图”，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驼村是沙漠之舟骆驼的孕育之地，万里

茶道是继丝绸之路之后兴起的又一条横跨欧亚大陆的国际商贸通道，这或许是我走

进驼村的主要原因，但真正打动我的却是那些步入暮年的老驼夫。我静静地聆听着

老驼夫颤抖着声音讲述自己当年驼道行走的经历，我知道，这颤抖的声音会变得越

来越微弱，而且不久之后便会戛然而止，消失在历史的烟尘里。”因为消失或者即将

消失的历史，李樱桃的这部作品对于呼和浩特这座城市和生活在呼和浩特的人们，

便有了更多重要的意义。

读李樱桃《走进最后的驼村》，仿佛是在月朗星稀的夜晚，微风轻拂、花香淡远，葡

萄架下，粗木桌上，一壶茶暖暖地氤氲着，一个老人，轻挥蒲扇，摇头晃脑，娓娓道来，相

知相亲而又漫不经心，当年惊心动魄的故事，此时却只有淡淡的回味与感叹。

除了以上两部获奖作品，这次评奖中还有三部作品印象比较深刻。

孙丽萌的《一树怪柳自迎风》，通过巧妙的布局结构和许多真实感人的细节，写

出了一个真实却并不完美的人民警察为人民服务的感人事迹，是一篇有思想的好作

品。也许，不完美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马宝山、王存喜、白峰合著的《天地人

心》，描写了包头北梁棚户区改造的艰难历程，作者从北梁的历史到拆迁的必要和

成功，描绘出一幅拆迁的众生相，从而体现出北梁改造的精神：天地人心，可以说是

当代中国城镇改造和建设的一个缩影。余雯的《一年志愿者 一生志愿旅》，是写在

鄂尔多斯召开的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志愿者们的故事。因为是

作者的亲身经历，所以写得活泼自由、亲切自然、感情深厚，写出了一群年轻志愿者

们的真诚和真心，描写了青春的成长，散发着青春的气息。

这几部作品，基本上代表了当下内蒙古报告文学创作的实力与水平，值得欣慰，

也值得对他们有更多更高的期待。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文学创作“索龙嘎”奖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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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阔草原有诗香辽阔草原有诗香
□□斯日古楞斯日古楞

□□兴兴 安安

获得第十二届索龙嘎文学奖诗歌类奖项计有

5人。三位蒙古文诗歌奖的作品尤其突出，索·额

尔登的《大丝路》、照·哈斯乌拉的《别力古台》、那·

斯木台德的《内蒙古女儿》，主题宏大鲜明，既体现

了对传统诗歌的传承，是史诗般英雄主义的抒写，

又是在当下社会形态中的创新与发展。

本届汉文诗歌奖，被两位女诗人领取。在内

蒙古，活跃着一大群女诗人，尽管她们的诗歌风格

不同，但质量水平都很优秀。远心和蒋雨含能获

此殊荣，也是众望所归。

远心的《女人和她的马》标志着她诗歌创作的

新高度、新里程。她以自己特有的草原情节，巩固了

自己的诗歌领地。尽管草原上的诗人们几乎无一

例外地都会在作品中表现女性，表现骏马，但是，远

心的“女人”与“马”，又一定是不同于他人的女人和马。

在《乌吉斯古楞》的开篇：“没有花，女人和她的

马/马和颈鬃/布在展架，我试图挂上你的名字”。

直接切入点出草原女人与花的关联。没有花，难

道这个乌吉斯古楞就不是花？反过来说，这又映

衬了这女人一定是花，是娇是美。女人不在现场，

不在也无妨，那么“我试图挂上你的名字”。立意

之高，有现实感又不失神秘。诗性一下子被抓住，

并提升起来，引发你的联想，“渴望亲密，从这里，

闯入/闯入者被阳光照射/躲避高层大楼的阴影”。

这是写诗中的女人，还是写诗外的自己，是赞扬的

超脱，还是想从生活的细碎中突围。这是对诗歌

精神的实践，不言自明。这不太像女性诗人的言

情，有大志更有大悟。接下来，读细节上的小小灵

动，“云霞浸透过伊敏河水/小鸟从袍子里飞出/瞬

间，时间的切面，稍纵即逝”。请注意这小鸟的飞

出，如此的玲珑，仅仅在这飞出的一下子，让该动

的事物都动了起来，波澜不惊，岁月就这么沧桑

着，诗魔幻了一下，心有那么一点儿纠结。因而

“魂定/听见了翅膀的声音/划过浩荡苍穹”。从女

人，马，进而羽化进而飞翔，是写草原女人和马，还

是暗喻什么？或许就是写诗人自己——所有的生

命，都渴望自由，天地之间，这才是最大的写实。

抒怀到了这个份儿，就是真情告白。

远心不愧为文学博士，诗语深邃、干练，有张

力，直抵要义，不拖泥带水，在诗中多有体现。如

“停顿在你永远不会转角之所/我把自己变成平面，

折叠/牵一匹马，挤进两堵墙的交界/抱着第三只眼

睛睡去”（《抱着第三只眼睛睡去》）；如“一只脚丈

量大地/另一只脚陷入回忆和怀疑，快乐重构”（《草

原部落》）；如“弯弓射鹰的梦中草原/劲风贴地/草

杆摇颤/嘶哑苍凉的马头琴音/醉酒师傅苍茫中对

话苍天”（《弯弓在弦》）。真亦假来假亦真，琴、酒、

人、马交融混合在一个氛围中，让你觉得就是刚刚

才从这其中走出来。你又会一惊酒醒，哦，刚才那

是萨满在向我们昭示了什么吗？还有，“在冬天草

原，荒凉的戈壁之海，跳上萨满的银盘”（《背光的

雪山》），“你化成了冰，冰孵化了卵，卵在蓝星星之

围”（《那一刻》）。看《隐约隐约》：“……我安静下

来/等待，一切发生/阴山内部的水路/湮灭一切/从

未有过的/隐约隐约”。远心把虚幻反转为实在，诗

就有了不即不离若即若离的效果。这是对当下新

诗写作的探索，却需要扎实的功底。

蒋雨含的诗，多以爱情、亲情、乡情的方式发

声，字里行间透露出成熟女性经历人生，体验生活

的思考，这种思考有哲理的元素打底，又是唯美

的。蒋雨含在少年时代就发表诗歌，从事媒体工

作让她的诗很注重语言的朴素严谨，不大起大落，

却总给你一种言之有理的爽快。她的为人也一如

她的诗歌有阳光有热度有内涵。她对创作的体会

也非常之磊落——对诗人最好的支持就是认真阅

读他的诗。获奖作品《金黄色的疼痛》韵味悠长，

带着浓郁金香飘逸。“我疯狂地迷恋着/森林的味

道/清新以及微苦/让我幻见/温暖包容着夜色/渴

望永久的拥抱//然而，我在每一条/通向小木屋的

路上迷路/始终不能扺达//有时候，我就想/我的内

心/是不敢扺达的，不敢。”对于离开故乡多年的蒋

雨含而言，呼伦贝尔草原、兴安岭、扎兰屯，都是心

中永远的眷恋。诗洒脱自然又深刻，绵绵细雨沁

人心脾。静默中的诗人“ 还 有 什 么 比 这 更 伤

心/——宁愿/一点一滴的翠绿/都碎在秋日的辰光

里/血液淌着金黄色的疼痛//——宁愿/相信你一

直在/森林深处的灯光里/等着我。”

这诗让你身临其境，不得不一口气读下去，稍

有停顿，怕是要迷路。这诗，让你不敢放下，怕流

动的时光带走沉思。这笔触真挚，饱含真情。有

时都想流泪，而这种泪又是幸福的。所以把诗冠

以“金黄色的疼痛”，而这种疼痛是多么值得收

藏。所以蒋雨含在另一首诗《秋的更深处》承接着

她不能了却的疼痛，虽然“我从秋的源头走来/初寒

迅速穿透我/顿时艳如山上的叶子”，“索性，静下

来/听它看它/能笑的时候笑/能哭的时候哭。”如此

的平静和坦然，诗人她当然会被“白森森的往事/再

一次打动”，这是一种难以割舍的爱，因此诗人必

定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一年一度/我总是在这

一时刻复活”，这是一种自觉，且少了那份悲戚。

读蒋雨含的诗，最好不要夹杂在诗歌理论中分析，

就当是看一个人的生活日记好了，如果有音乐旋

律轻轻飘过，会让你入定，让你忘我。虽然疼痛，

但不会那么沉重，更不会让你沉沦。而是释怀，是

回想，是留恋，是诗情画意般的美轮美奂。诗，能

让你读到这些，就一定是好诗。

内蒙古索龙嘎奖诗歌奖之所以能在每一届都

推出高水平的作品，应该源于它的诗歌基础。在

获奖者的下面，金字塔般集结着一大批好的作

品。仅从本届54件参评作品看，在全国大型刊物

发表的有12个，包括《人民日报》《诗刊》《星星》

《绿风》等，在名省级刊物发表的有11个，而在自

治区《草原》文学月刊发表的更是多达12个。这

些诗人成为内蒙古草原新诗创作的中坚力量，且

还将保持相当长时间的生命力。我们有理由期望

他们走得更远。


